“如果牛顿都是对的，就没有爱因斯坦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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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学家杨福家、微电子学家郑耀宗省实客串老师，鼓励同学们要敢于挑战权威
　　“如果牛顿都是对的，就没有爱因斯坦了”
　　
　　本报讯　(记者／谢苗枫　通讯员／黄建伟)“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都很好，但太‘听话’了，希望你们能大胆提问题，敢于对老师质疑。”昨日下午，在广东实验中学高一(18)班的教室里，中科院院士杨福家、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“客串”了一回物理老师，告诉孩子们“学问”，最精髓的要义在于“学习提问”。

　　据了解，这两位学生们的“超级偶像”都是借着参加广州留交会之机，来看看未来民族栋梁的学习环境。之所以取道省实，是因为杨福家就读的中学也是省实的前身，而郑耀宗则是这里的“科学顾问”，都与省实有“亲”。他们不仅“偷偷”地听了课，还当了一回高中老师，教学问、教做人。为了勉励同学们，杨福家还向同学们透露了“小秘密”：他初中的时候很调皮，曾被勒令退学；后来上高中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，一个暑假就做了1000多道数学题。

　　物理课一结束，孩子们就地改正偶像“批评”的“课堂上老师一面倒”的缺点，争着要与偶像合影、发问。尽管行程早已排满，但两位学界权威毫无架子，始终微笑着耐心地在孩子堆中，挤出半小时回答包括记者提问在内的各种问题——“国内中学一个班人数太多了”

　　问：对比国外，我们中学教育的优劣在哪里？

　　杨福家(以下简称“杨”)：今天来到省实，第一感觉就是“现代化”。这里的教学条件在国内外来看都能排在前面，孩子很勤奋，老师也很动脑筋，对孩子很负责，但有两点不足，也是国内大多数中学的通病。

　　一是，孩子太听话了。好学生应该是“不听话”的学生，不是说都不要听话，但不能尽听话。一节课下来，如果都是老师一面倒，没有孩子质疑的声音，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。做学生的要多提问，敢于提问，“学问”，不仅是学习大问题、大道理，更在于“学习提问”。想想，如果牛顿都是对的，就没有爱因斯坦了。

　　二是，国内中学一个班的人数太多了。人数多了，孩子和老师互动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，对发现学生的潜能、提高他们的兴趣是很不利的。克林顿当总统的第二任期就提出要把美国中学每班22人减少到18人的班额。当然，这与我们国家的条件有限有关系，但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还是要小班教学，哪怕在某些班级试点也好。

　　郑耀宗(以下简称“郑”)：大陆的中学生功课太紧张，所以压力过大，没有时间去探索教科书外的知识，所以，比起香港或者欧美一些国家的学生，这里的孩子由于材料不足，准备不足，所以还是不够“善问”。
　　
　　“高考制度最大弊端是‘一分定终身’”

　　问：国内越来越多中学生希望能去香港、美国等地读大学，而且还有低龄化倾向。

　　杨：除了极个别，我个人并不赞成中国孩子到国外读中学，甚至本科；在各方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出国修读研究生或更高一层次的学习。

　　中国教育在不断进步，现在国内很多学校的条件不知已经比国外的强多少倍，因此，学生留在国内同样可以打好基础，可以成才。另外，我在国外读书、教书看到过很多不成功的中国留学生，不是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学好，而是他们的为人处世还很幼稚，使他们的路走得特别艰辛。

　　问：现时国家所需要的一大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，是否也能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可以得到培养？

　　郑：国内基础教育的考试太多，功课负担重，孩子很难有时间去汲取更多外面的知识，所以难以跳离课本进行创新，加上高等教育只凭一个考试而选择学生，好学生也有可能因此而落选。如果要培养自主创新人才，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。

　　像港大招生，我们一定要面试，最希望能遇到的是，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，特别是有挑战权威冲动的学生。

　　杨：中国教育在过去很多年有很大的进步，毛入学率从1978年1.4％到现在的21％，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，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。

　　但从更长远一点看，怎样去挖掘他们的潜质，培养这些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呢？我认为，要从小学就要开始。一是功课压力要小，让孩子轻松地面对如大海般的知识，培养学习的兴趣；二是要灌输敢于提问的思想，否则就会扼杀了孩子的创新潜质和能力。

　　要做到这一点，可能就要从目前高考的制度出发思考。

　　考，是一定要考的，但考试的方法可以不一。

　　现在高考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“一分定终身”。怎么说呢？比如一个考生考了599分，但北大要600分，复旦要550分，这样他上不了北大，但因为第二志愿才报复旦，结果也上不了复旦，这样岂不是因为一分而错失了一个人才吗？！

　　比如是否考虑怎样改变考试的方式，而使学生成为中心，要让学生选学校，而不是学校来选学生。
　　
　　链接
　　“偶像”来历
　　
　　杨福家

　　出生于1936年6月，宁波籍。著名物理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(1992－1996)，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(1987－2001)。也是复旦大学玻尔教授(中国第一位以玻尔命名的物理学教授)。1984年，被评为国家级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

　　曾任复旦大学校长(1993－1998)，自1996年起担任世界大学校长执行会执行理事。杨家福教授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、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。
　　
　　郑耀宗

　　微电子学专家。原籍广东中山，生于香港。196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，获理学士学位。1967年获加拿大卑诗大学博士学位。现任香港大学校长、教授。

　　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MOS反型层载流子表面粗糙度散射理论，在MOS集成电路进入深亚微米阶段后，这一机理已成为决定MOS反型层载流子迁移率的主要因素，这是对MOS器件物理的一大发展。是世界最早开展氮化硅技术的研究者之一。在深亚微米器件模型研究工作中取得重要成果。
　　
